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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為祥：《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 
朱子的哲學視野及其歷史影響的發生學考察》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劉盈成 
Yin-cheng LIU* 

丁為祥先生在宋明理學的領域中出版過不少論著，而《學術性格與思

想譜系──朱子的哲學視野及其歷史影響的發生學考察》這部大書，匯聚

了他浸淫朱子學十多年的成果。二十世紀以來，朱子研究堪稱汗牛充棟。

本書的寫作固然要立足於這些成就，不過更重要的是，作者緊扣著他「發

生學」的關懷，透過「學術性格」之視角來論「思想譜系」的取捨與建

立。這正是本書的特色所在。 

本書由上下兩篇構成。上篇探討朱子其人的學術性格如何塑造了他的

思想譜系：朱子早年的經歷形成了他「生存實在論」的學術性格（第一

章），而此性格又推動了朱子去揀擇、詮釋北宋先儒（周、張、二程）的

思想走向，終至形成了自己的哲學視野；並且將自己的哲學接上（經過他

詮釋的）北宋先儒，建立一套前後脈絡相承的思想譜系（以上見第二

章）。確立了自家思想、並認定自己在理學縱向繼承中的位置之後，朱子

開始橫向出發，針對不同的學術主題而論難於當時的學者：張栻、陸九

淵、呂祖謙、陳亮（以上見第三章）。最後，作者檢視了朱子對《四書》

的注解（第四章）。無論是論難於學者、或是經書的注解，作者皆將之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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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至朱子的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的取捨，指出這二大因素如何影響了朱子

的學術活動與事業。 

本書下篇探討「朱子思想」作為一個重要學派自朱子過世以後的經

歷。自宋代末期以來，朱子所選擇與開拓的思想譜系，逐漸為官方與一般

士人所接受，成為此後的一大學術典範。在朱學作為官方學術之大前提

下，作者考察了宋末至清代幾位代表性學者對於朱子不同方向的接受與批

判（第五章）。下篇甚至延伸至二十世紀，耙梳了當代三位代表人物──

馮友蘭、錢穆、牟宗三的朱子研究（第六―八章）。下篇一方面勾勒出數

百年間朱子學的流衍與嬗變；另一方面也說明了，朱子思想的典範意義何

以不只是對科舉時代有其重要性，即使到了中西交會的當代，學者仍然必

須透過考察朱子以思索民族文化主體的議題。 

本書第一至四章涵括了朱子哲學的各大主題，1這些主題幾乎也都見於

當代其它的專著，而本書對朱子哲學的理解，大體上也接近牟宗三、劉述

先。不過作者意不在於拷貝前人的成說，而是以朱子哲學的內在邏輯為基

礎，更進一步探問：朱子「其人」的哲學何以如此生成與發展？哲學理論

的內在邏輯之展開，如何對應著朱子的具體生命與現實人生，又如何關聯

著他所吸納的文化養分，以及對社會時事的關懷？若是只著眼於哲學理論

本身的邏輯，那麼其它理學家（譬如陸九淵）接受了朱子的理路，可能也

會發展出類似朱子的哲學體系。可見，只著眼於理論的內在邏輯，還不足

以看出朱子哲學之中非朱子其人不能為之的特質。這就是為什麼作者尤其

專注於朱子其人而試圖指出，他的家世與早年的教育環境，以及他對政治

的持續關注，造就了他特有的學術性格，並且一定程度上決定了他對思想

譜系的取捨。就是這類學術主體的因素，使得朱子的哲學走向如此如此的

生成與發展，並且推動了朱子與學者辯難、以及對經書的特定理解。 

                                                 
1 包括：朱子從學於李延平的經過、對「中和」與「未發已發」問題的思索、對北宋理學

家的繼承、對小程子「涵養」與「致知」說的接受、心性論與理氣論、仁說、朱子與其

它學者的辯難，以及畢生心血所聚的《四書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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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謂的「學術性格」，要言之，乃是學者的一種長期穩定的心態

與性格，亦即學術活動的主體性格。學者由此而向外投射其視野，並展開

思辨架構與思想譜系的取捨。2由於朱子的生命遭遇是相對順適的，其學術

性格很自然會表現於學術事業中，因此，準確掌握了朱子其人的學術主體

特質，便不難追溯他哲學體系中非其人不能為之的生成歷程（頁9-11）。

作者認為，朱子的學術性格可以稱為「生存實在論」：世界是人與人、人

與物一體相關、共生共存的世界。在此生存基礎上，世界固然具有客觀性

而可以為人所認知，但是人對它的認知乃是關乎群體之間、人物之間的一

種倫理之道，而非所謂科學式的、純客觀的理解（頁81-83）。生存實在論

雖然是儒、道傳統所共同認可的世界觀，但是朱子似乎特別堅持之，而使

得此世界觀成為他個人明確的學術主體。 

本書由此而指出：朱子對於經書文獻「求之句讀文義之間」的態度，

雖遭李延平責備而不能改；朱子並非不了解李延平的「默坐澄心」，而終

究走向格物致知的工夫途徑；朱子在經典中特別重視《大學》，而較不相

應於《中庸》、《孟子》；朱子講究下學上達，而始終反對「發明本心」

或 帶 有 頓 悟 意 味 的 為 學 進 路 ； 朱 子 嚴 分 理 氣 ， 強 調 天 理 的 崇 高 與 莊

嚴……，舉凡這些現象或學說，作者都逐一歸結於朱子「生存實在論」的

主體性格。另外，生存實在論加上儒者的現實關懷，也促使朱子堅持道德

理想而持續關注與批判政治，這使得他更適於程頤（而非程顥）理氣論的

思想譜系，作為政治抗衡的思想依據。 

至於朱子與當時學者的辯論：與張栻辯論「仁說」時，朱子秉持宇宙

論的視角來掌握「仁」，而不能理解張栻以萬物一體的道德境界為說。與

陸九淵的爭論，主要是朱子主張「先博覽而後歸之約」的為學次第，陸九

淵反之，於是朱子往往指責陸氏為禪、不知氣稟之雜。這兩次爭論的癥

結，在於朱子的生存實在論使他排斥以心性主體來承擔道德。再者，與呂

祖謙論讀經、讀史何者為重，或者針對王霸義利而交鋒於陳亮，則是因為

                                                 
2 思想譜系意指：思想體系的內在結構及其展開的內在必然性。就另一面而言，思想架構

若為思想家可以選擇並繼承，而且有如軌道一般畫定了他思想體系的大方向，這時又稱

為「思想譜系」。（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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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欲維護天理的嚴肅性，反對任何有流於霸術功利之虞的學問方向。要

言之，這兩番論戰主要是因為，朱子的思想譜系使他過於排斥歷史上具體

事理的推求，更反對現實上折衷王霸、義利的作法。──總結這四次爭

論，作者指出：朱子的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相結合，使得他先排斥心性主

體的自覺、繼而抗拒來自歷史理性或具體現實的對話。結果，天理雖純粹

而空洞乾枯，心性也只能格物窮理而不能作為道德自覺的主體，朱子哲學

遂自絕於落實形下世界的機會。 

不過，作者的目的並不在於貶抑朱子。朱子哲學誠然有其缺陷，但是

他所繼承與開創的思想譜系，無論就求知方法、為學進路、立身處世而

言，或作為功令所需，都頗為完備而具有典範地位。朱子學在數百年來為

官方與士人所共同接受，固然足以證實其典範性。即使是朱子學之受到批

判，也是以其典範地位而值得被挑戰。「生存實在論」原屬傳統中國的世

界觀，朱子對思想譜系的選擇既源於此，他所發展的哲學體系自然一方面

相應於傳統中國人所共有的心態與視野，另一方面，它的完備性也構成了

儒學內部張力的展示場，而形成一個可以不斷受到反省與批判的思想資

源。 

二十世紀以來，馮友蘭《新理學》、錢穆《朱子新學案》、牟宗三

《心體與性體》、劉述先《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陳來《朱子哲

學研究》等著作，都是對朱子哲學的全面研究，其重心在於思想的辨析與

疏理。至於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余英時《朱熹的歷史世界》等作，

則視朱子為特定時空裡的人物，描繪他與外在政治、學術環境的交流活

動。於是朱子不只是思想家，而是有豐富「活動」的思想家。而丁為祥先

生之著作更進一步指出，這些具體時空裡的學術繼承、交流以及政治參

與，如何形塑了朱子其人，而對「其人」的描述又追究至其學術性格與思

想譜系的選擇。將哲學的發生追溯至其人，亦即讀其書而「識其人」，這

當是本書在「朱子研究」領域的重要貢獻。 

最後筆者想指出一點。這部著作中，作者主要是將朱子視為哲學家或

思想家而論其「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朱子確實不愧為哲學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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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朱子其人也包含著其它不可忽略的身份，譬如經學家。就此而言，本書

固然也考察了朱子之注解《四書》，但是主要仍視之為一種哲學方面的成

就。理學被視為重要的中國哲學傳統，朱子也因哲學家身份而特別受到重

視，這確實是二十世紀以來反省朱子學的大方向。但是朱子還有不少作品

未必能歸諸「哲學」之領域，如果把這些作品考慮進來，我們是否可能看

到朱子在「生存實在論」與空洞乾枯的「天理」以外的面貌？ 

 


